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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来电话说，老屋又漏雨了，不过幸好
发现得及时，东墙没淋上雨。父亲说，什么时
候家里钱方便了，就把这老屋翻盖一下。

故乡的老屋，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土房子。
土加水和泥拓成土坯，然后一块块砌成墙，自
家种的大树支成的檩，秫秸结成的棚，灰瓦铺
成的顶……几十年油熏烟燎，处处布满了温暖
的灰褐色，印记着农家生计的艰辛与恬静。

打我记事起，这一溜儿四间土房子，就
宛如圣洁的摇篮一般，成为我生命难离难分
的一部分。我和两个妹妹及邻家小伙伴在
那些昏暗的屋里藏猫猫，在开阔的院子里做
游戏，在歪脖的老榆树下荡秋千。老屋承载
了我们数不清的欢笑声，给了我品不尽的童
年欢乐。

老屋的东墙，其实是一面普普通通的土
墙，但自从我们兄妹三人上学起，这面寻常的
土墙就成了我们家最耀眼的地方，奖状也在
不经意间“扩张”着它们的版图。我当兵的第
一年，就荣立三等功，当邮递员把喜报送到我
们家，母亲捧着喜报看了又看，在炕席上抚了
又抚，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那面糊满了报纸的
东山墙上。那糊墙的报纸，此时已经泛出沉
重的土黄色。母亲用一把面粉熬好了糨糊，
将那张喜报端端正正地贴在了墙的正中央。

此后，只要一进东间屋，第一眼便能看
见东墙上那张立功喜报，鲜艳得像一朵花。
母亲不识字，但是喜报上的每一个字，她都能
准确无误地念下来。时间久了，那些略显潦
草的毛笔字，就成了一个个有生命的符号。
邻家婶子大娘来串门时，母亲就会乐滋滋地
念给她们听，屋子里很快漾起啧啧的赞叹
声。父亲电话中告诉我这些时，我的眼前便
会浮现出母亲捧着喜报小心翼翼往墙上贴的
情景，于是在那天的日记上我写下这样一句
话：为了母亲的微笑！

转眼，我的兵龄满了5年。5年里，每年
我的喜报都会在那飘雪的冬日飞进那个寻常
的农家小院。老屋的东墙仿佛成为母亲用汗
水精心耕耘的一块麦田，在浩荡的春风里充
满了勃勃生机。在军装穿到第6年的时候，我
提干走进了军校。

在军校上学，有了正常的假期，我终于回
到日思夜想的老屋。已是古稀之年的母亲，
一如被数十年风雨剥蚀的老屋，显得苍老
了。盘坐在简陋的土炕上，陪着母亲聊起那
些她总也听不够的军营趣事，我的目光再次
被那面墙壁吸引。这哪儿是一面普通的墙
壁，这是母亲捧给我们的荣誉墙啊！这里面
记载着我们的奋斗和收获，更承载着母亲的
希冀和期待。我突然感到，有一股力量悄然
潜入心底。

老屋的那面墙，是母亲的希望，也是我的
精神家园。

前文提到的疣荔枝螺，即辣
螺，刘甲凡先生在《烟台晚报》“烟
台街”版曾发表《三眼枪打兔子
——不拿准》一文，内有牟平方言
歇后语“瓦螺打浆——热闹翻翻
了”。文中介绍：“在牟平沿海一
带，人们习惯把辣螺叫作‘瓦螺’
（音），瓦螺呈纺锤状，鸡蛋大小
……每年麦收前后，是瓦螺‘打浆’
（方言音，意为产卵）的季节。”这
“瓦螺”的名字令人感兴趣。

友人解先生为解甲庄人（原属
牟平），说起“瓦螺”，他径称为“瓦
喽 jiàng儿”。“瓦喽”即“瓦螺”的
音转，本地人都明白（如解先生还
说他们把“香波螺”叫作“mì喽”，
他自解当是“泥螺”的音变，一语中
的）。但“jiàng儿”作何解呢？本
以为是“尖儿”的方音，因为“瓦螺”
呈纺锤形，两头尖尖。但友人说解
甲庄一带并无普通话“尖儿”的读
音。回看“瓦螺打浆”，才恍然大
悟，这不答案就在其中吗？“瓦喽
jiàng儿”就是“瓦螺浆子”的牟平
方言音。这里“儿”非儿化音，而是

“子”的方言音。烟台一带“包儿
（了），饺儿（了），面条儿（了）”是
方言的标志性词汇，为人熟知。街
边烧烤店挂着“烤腰了”的招牌，本
地人知道是“烤腰子”，可外地人恐
怕要被吓出一身冷汗吧？可见，

“瓦喽浆儿”是解甲庄人在“瓦螺”

之后加上其“打浆”的特征简化为
“浆”，再加“子”成为一个复杂名词
而来的。

回头来专门说说瓦螺的“瓦”
字。刘文描述：“瓦螺呈纺锤状”，
这正是“瓦”的含义——纺锤。

“砖瓦”之“瓦”我们熟知，而
“纺锤”之“瓦”因为现代汉语中少
用，我们很是陌生。说起来，“纺
锤”义的“瓦”当起源于我们熟知的

“瓦缸；瓦盆”之“瓦”。《说文·瓦
部》：“土器已烧之总名。”过去用
陶土烧制的各类器物、材料均可
称“瓦”。古代纺纱所用的纺锤最
早便是瓦质，称之为“纺砖”或“瓦
砖”。汉·刘向《说苑·杂言》：“子
独不闻和氏之璧乎？价值千金，
然以之问纺，曾不如瓦砖。”“问
纺”是“从事纺纱”，这是说物各有
其用，不可以价值论。《后汉书·列
女传·曹世叔妻》：“古者生女三
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
焉。”这是类似于今“抓周”一类的
古习俗，通过摸弄纺锤的活动，期
盼女婴长大后成为纺织能手。其
实，早在《诗经》时代就有此说。
《诗·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
寝之地，载衣之裼（tì婴儿的包
被），载弄之瓦。”这个“瓦”就是

“瓦砖”的省称。
正是《诗经》里一句“载弄之

瓦”，成就了“弄瓦”这个典故词语，

在后代成为生女孩的代称。元·方
回《五月旦抵旧隐》诗：“长男近弄
瓦，累重讵（jù怎么）足贺？”说大儿
子家里生了女孩，只当累赘，不值
得庆贺，真是典型的重男轻女。今
人在文雅的场合，祝贺人家生女孩
也往往用上“弄瓦”。

因为《诗经·小雅·斯干》在“弄
瓦”前有“乃生男子，则弄之璋”句，
故后以“弄璋”作为生男孩的代称，
与“弄瓦”相对。说到“弄璋”，还
有一个古代名人的笑话。《旧唐
书·李林甫传》：“太常少卿姜度，
林甫舅子。（姜）度妻诞子，林甫手
书庆之曰：‘闻有弄麞（同“獐”）之
庆’，客视之掩口。”误写一个别字，
按理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因为李
林甫历史名声不好，加之“麞”形貌
丑陋，素有“獐头鼠目”之说，与新
诞婴儿联系，自然被人嘲笑了。从
此，“弄麞”成了写错别字的典故
词。如宋·苏轼《贺陈述古弟章生
子》诗：“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
写弄麞书。”

话说回来，“弄璋”因李林甫
的误写，给人提了个醒，后人一
般不再出错；而牟平方言的“瓦
螺”“瓦喽浆儿”保留了“瓦”字古
老的词义，可帮助今人更准确地
理解典故词“弄瓦”，免得误解为

“盖房子”之类，二者可谓各有
千秋。

方言撷趣

“波螺啜啜”与“瓦喽浆儿”
婴里

笔者不是牟平人，对牟平方言知之甚少，但每每从所听到的一鳞半爪中感受到其地域文化特色。不久前
曾撰小文，探讨牟平方言中“双”义的“棒”字，意犹未尽，今以牟平方言对当地两种海螺的命名，再体验一次牟
平方言对古老语言文化的传承。

客居烟台市高新区西泊子（原
属牟平）几年，一日，在一超市门外
的广场上，忽听背后传来嘹亮的叫
卖声：“卖波螺 chuō chuō 来
——”回头见一中年妇女右臂拐筐，
内装我们莱州叫作“海锥”的小螺。
在烟台生活近40年了，知道“波螺”
的意思，但“chuōchuō”还是头一
次听到，不禁让人一头雾水。好在
也吃过“海锥”，琢磨再三，方才醒悟
这“chuōchuō”当为“啜啜”。

“螺”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据统
计，今胶东一带沿海常食用的螺就
有10多种。如“大海螺”（又称马
螺、响螺等）是最常见的螺类，“香
螺”（学名猫眼蝾螺，又叫海脐、猫眼
螺等）之“香”多理解成味道，学名

“疣荔枝螺”、因为味道稍辣而得名
的“辣螺”等等。其中一种学名为

“滩栖螺”的，正是莱州等地称为“海
锥”而牟平叫“波螺啜啜”的螺类。

我们知道，滩栖螺个头小，外壳
坚硬，尾部如锥，享用它是需要一点
儿技术的。不久前，看央视《地理·
中国》节目，其中说到“螺丝粉”时，
有一道关于中国人食用螺丝的年代
的选择题，答案是可追溯到一万多

年前的原始社会，证据是考古发现
了原始遗址里有大量去掉尾端的
小螺丝，说明我们的祖先当时已经
掌握了“海锥”类的食用技术——
断尾吸食法。滩栖螺又俗称“吸波
螺”的道理不言自明。但它另一俗
称“搐波螺”的“搐”字就不能望文
生义，因它是方言记音字，它与

“chuōchuō”是一家，原本就是
“啜”字，意思正是“吸”。

《说文·口部》：“啜，尝也。”《尔
雅·释言》：“啜，茹也。”“啜”本指

“尝味”，转指“食用”。《荀子·天
论》：“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节然
也。”“啜菽”即吃豆子。说到“尝
味”，最先想到的是大厨手持马勺
品尝汤汁的镜头，那“吸溜”和“吧
嗒”正是“啜”，于是“啜”有了“吸、
喝”的意思。如品茶不是干渴时的

“牛饮”，而叫“啜茗”；古人喝粥便
是“啜粥”；享受型的小口饮酒现代
人或称为“搓”，如“搓一口儿”，其
实也是“啜”的音变。

“啜”在胶东一些方言区音变为
“chu（声调或有差异）”，意思除了小
口饮用外，也表示吸食。如莱州方言
说：“包子流汤了，快啜一啜”；“好好

喝，别啜，看呛着！”这里的“啜”都读
“chū”。所以，“搐波螺”虽用字不地
道，却是方言音变的客观记录。

再引申，方言中“啜”之“吸”甚至
不限于用嘴，连鼻子吸引的动作也算
进去了。如妈妈斥孩子：“鼻涕流出
来不知道擦，还啜进去，可叫你恶
心死了！”又因为人哭泣时或有抽
噎的动作，所以便有了“啜泣”。

在胶东某些方言里，用鼻子吸
的“啜”字后面还可以加词尾，成为

“啜哒”。如说“他感冒了，直啜哒
鼻子”“我又没说什么，你怎么还啜
哒起来了”，这“啜哒”自然就是抽
泣了。“啜哒”又可重叠为“啜哒啜
哒”和“啜啜哒哒”。前者表示动作
的加重加深，如“啜哒啜哒鼻儿，闻
见生人味儿”（莱州民间故事语）；
后者表示动作的持续，如“看你啜
啜哒哒的，叫人看见了像什么”，又
如，“感冒了赶快吃药，别整天啜啜
哒哒的”。

而牟平方言的“波螺啜啜”，其
“啜啜”不仅是“啜”的连续动作，而
且所吸的是固体的螺肉。所以，这
好似又回到“啜”字“尝”和“茹”的
原点，你说这妙不妙呢？

瓦喽浆儿

波螺啜啜
母亲的荣誉墙
丘山

往事如昨


